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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插
翅
虎
﹂
雷
橫
婉
拒
﹁
及
時
雨
﹂
宋
江
拉
攏
入

夥
，
黑
三
郎
亦
不
予
強
留
。
雷
都
頭
在
梁
山
泊
山
寨

住
了
幾
日
，
得
了
梁
山
泊
的
金
銀
，
起
程
返
鄆
城

縣
，
回
家
拜
見
母
親
。

官
差
與
江
湖
中
人
勾
結
，
司
空
見
慣
，
雷
橫
受
梁
山
泊

金
銀
，
不
足
為
怪
。
雷
橫
回
家
見
過
母
親
，
換
過
衣
服
，

往
衙
門
交
差
，
隨
之
每
日
縣
中
書
畫
卯
酉
，
聽
候
差
使
。

話
說
雷
橫
閒
來
無
事
，
一
日
在
衙
門
外
，
背
後
有
人

叫
：
﹁
都
頭
幾
時
回
來
？
﹂
雷
橫
調
頭
一
看
，
乃
﹁
幫
閒
﹂

李
小
二
。

﹁
幫
閒
﹂
者
，
亦
稱
﹁
伴
雲
﹂，
乃
今
之
所
謂
﹁
傍

友
﹂，
服
侍
老
細
︵
港
人
俗
稱
﹁
波
士
﹂︶，
馬
前
馬
後
，

阿
謏
奉
承
。
凡
﹁
幫
閑
﹂
者
，
多
是
蠱
惑
仔
，
有
云
﹁
不

怕
官
，
只
怕
管
﹂。
衙
差
正
好
管

蠱
惑
仔
。

李
小
二
討
好
雷
橫
，
說
道
東
京
新
來
了
一
個
江
湖
賣
藝

女
子
白
秀
英
，
色
藝
雙
絕
，
在
妓
院
賣
藝
，
吹
、
彈
、

打
、
唱
，
樣
樣
俱
能
。
李
小
二
繼
而
慫
恿
雷
橫
往
﹁

一

﹂。

雷
橫
反
正
心
閒
，
便
與
李
小
二
往
妓
院
看
個
究
竟
。
雷

都
頭
揀
了
戲
台
上
前
左
邊
一
個
座
位
坐
下
，
李
小
二
乘
機

溜
出
去
找
酒
解
饞
。

此
時
，
院
中
一
個
老
者
，
搖

扇
，
向
座
上
客
人
自
我

介
紹
乃
東
京
人
，
名
叫
白
玉
喬
，
憑
女
兒
白
秀
英
於
此
賣

藝
謀
生
，
普
天
下
伏
侍
看
官
。
白
玉
喬
講
了
一
大
堆
﹁
開

場
白
﹂，
只
聞
鑼
聲
響
處
，
白
秀
英
已
在
戲
台
上
，
手
持

鑼
棒
，
如
撒
豆
般
點
動
，
念
道
：
﹁
新
鳥
啾
啾
舊
鳥
歸
，

老
羊
羸
瘦
小
羊
肥
；
人
生
衣
食
真
難
事
，
不
及
鴛
鴦
處
處

飛
！
﹂
白
秀
英
念
罷
台
詩
，
隨
即
演
唱
首
本
的
︽
豫
章
城

雙
漸
趕
蘇
卿
︾。

白
秀
英
又
唱
又
說
，
眾
人
看
了
，
大
聲
喝
彩
不
已
。
白

玉
喬
隨
即
叫
白
秀
英
捧

盤
子
，
向
聽
戲
的
人
討
賞
。

白
秀
英
捧

盤
子
，
首
先
來
到
雷
橫
跟
前
討
賞
，
雷
橫

伸
手
入
身
邊
袋
裡
，
正
要
掏
錢
打
賞
，
竟
無
一
文
，
乃

道
：
﹁
今
日
忘
了
，
不
曾
帶
得
些
出
來
，
明
日
一
發
賞

你
。
﹂

白
秀
英
怎
肯
罷
休
，
說
道
﹁
官
人
坐
當
其
位
，
可
出
個

標
首
﹂︵
坐
得
咁
正
，
理
應
拉
頭
纜
打
賞
︶，
纏

討
賞
。

雷
橫
解
釋
實
在
忘
記
帶
錢
﹁
我
賞
你
三
五

銀
子
，
也
不

打
緊
，
卻
恨
今
日
忘
記
帶
來
。
﹂

白
秀
英
哪
裡
肯
信
，
指
斥
雷
橫
一
文
錢
也
沒
有
，
還
大

口
氣
打
賞
三
五

銀
子
，
﹁
正
是
教
俺
望
梅
止
渴
、
畫
餅

充
飢
﹂，
白
秀
英
討
不

賞
錢
，
台
下
白
玉
喬
亦
出
言
奚

落
雷
橫
一
番
。
雷
橫
哪
裡
忍
得
住
，
從
椅
上
直
跳
下
戲

台
，
揪
住
白
玉
喬
，
一
拳
一
腳
，
把
白
玉
喬
打
得
唇
綻
齒

落
。
眾
人
見
雷
橫
打
得
兇
，
連
忙
勸
開
，
一
哄
而
散
。

何
以
雷
橫
堂
堂
一
個
都
頭
，
竟
身
無
一
文
。
無
他
，
平

日
外
出
飲
飲
食
食
，
有
人
奉
承
，
無
須
帶
錢
在
身
。

至
於
白
玉
喬
、
白
秀
英
父
女
，
江
湖
賣
唱
，
何
以
如
此

氣
焰
？
卻
原
來
，
白
秀
英
與
新
任
知
縣
在
東
京
已
是
舊
相

好
，
今
隨

來
鄆
城
縣
，
設
戲
台
、
開
妓
院
，
有
知
縣
舊

相
好
撐
腰
，
聲
大
夾
惡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六
三
︶

以
前
邵
氏
曾
發
生
過
三
宗
自
殺
案
：

一
是
導
演
秦
劍
溺
於
賭
博
，
一
九
五
七

年
時
和
人
賭
﹁
騷
蟹
﹂︵
又
叫
話
事
啤
︶

已
到
了
博
五
萬
元
看
一
張
底
牌
之
程
度

︵
當
時
一
般
打
工
仔
月
薪
只
一
兩
百
元
︶，
豪

賭
欠
債
、
事
業
失
意
在
邵
氏
宿
舍
自
縊
斃

命
。
三
年
後
女
星
李
婷
在
其
鄰
樓
也
是
自
縊

而
亡
，
那
時
傳
說
﹁
吊
頸
鬼
﹂
要
找
替
身
，

所
以
李
婷
之
死
和
秦
劍
之
亡
被
扯
在
一
線
。

多
年
後
至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初
秦
劍
的
前

妻
、
曾
經
大
紅
之
一
線
女
星
﹁
學
生
情
人
﹂

林
翠
赴
台
北
探
望
兒
子
陳
山
河
︵
和
秦
劍
所

生
︶，
因
哮
喘
病
突
發
，
家
中
無
人
︵
獨
居
兒

子
陳
山
河
因
事
外
出
︶，
濃
痰
塞
住
呼
吸
道
而

窒
息
身
亡
︵
和
鄧
麗
君
死
因
相
同
︶。
曾
經
從

影
卻
不
大
得
志
的
陳
山
河
，
成
長
此
廿
年

間
，
父
母
都
死
於
非
命
，
可
見
命
途
也
甚
坎

坷
，
他
有
三
個
同
母
異
父
的
妹
妹
︵
林
翠
和

王
羽
所
生
︶，
據
說
對
這
個
異
父
哥
哥
都
感
情

不
錯
，
對
他
亦
常
施
援
手
，
父
母
若
有
靈
，

亦
當
有
一
點
安
慰
吧
。

秦
劍
、
李
婷
之
後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邵

氏
還
有
一
女
星
自
殺
，
便
是
服
安
眠
藥
而
亡

的
艷
星
白
小
曼
。
白
小
曼
是
李
翰
祥
發
掘
栽

培
成
星
的
，
艷
名
甚
播
，
前
途
美
好
。
據
說

因
未
入
影
行
時
曾
被
拍
大
量
裸
照
，
她
不
堪

勒
索
而
自
尋
短
見
。
當
年
行
家
云
：
白
小
曼

如
在
生
，
丹
娜
、
葉
子
楣
等
都
靠
邊
站
了
。

白
小
曼
之
自
殺
在
跑
馬
地
家
中
，
而
並
非
在

邵
氏
宿
舍
，
不
似
阿
杜
主
理
嘉
禾
宣
傳
部

時
，
先
後
陳
寶
蓮
、
樂
慧
、
康
妮
︵
亞
視
小

姐
之
星
︶
和
梁
思
瀚
四
個
美
女
星
死
於
非

命
，
全
部
都
坐
過
阿
杜
辦
公
室
那
張
﹁
兇

椅
﹂，
由
此
比
較
，
嘉
禾
片
場
之
﹁
鬼
氣
﹂
比

邵
氏
似
乎
重
一
些
。

最
近
﹁
鬼
節
﹂
一
連
串
地
說
起
這
些
往

事
，
不
是
﹁
白
頭
宮
女
說
玄
宗
﹂，
而
是
酆
都

門
前
說
陰
魂
也
，
這
也
是
一
種
﹁
那
一
年
﹂

的
懷
念
呢
。

有
人
說
，
﹁
微
博
﹂
的
傳
播

效
力
最
快
、
最
廣
。
在
﹁
微
博
﹂

之
下
，
人
人
都
成
為
記
者
，
甚

至
會
成
為
一
份
﹁
媒
體
﹂。

我
要
問
的
是
，
快
，
又
怎
麼
樣
？

成
為
記
者
又
怎
麼
樣
？
充
其
量
只
是

一
個
剛
好
發
生
事
件
的
在
場
記
者
而

已
，
亦
即
是
一
個
地
方
記
者
而
已
。

地
方
記
者
，
能
知
其
他
地
方
發
生
了

甚
麼
事
嗎
？
能
知
道
天
下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嗎
？
這
個
快
，
只
是
對
於
剛
好

出
事
的
新
聞
之
快
，
但
當
大
多
數
人

都
在
看
這
個
﹁
最
快
﹂
的
時
候
，
是

否
會
遺
漏
了
更
重
要
的
﹁
同
時
出
現

的
新
聞
﹂
？

而
且
這
個
快
，
是
片
斷
的
，
是
零

碎
的
，
是
不
一
定
最
準
確
的
。
快
，

只
是
提
供
了
現
場
，
對
於
新
聞
如
何

發
生
，
為
何
發
生
，
卻
是
無
知
的
，

所
以
我
認
為
傳
統
媒
體
還
有
可
為
，

因
為
傳
統
媒
體
儘
管
沒
有
即
時
性
，

但
有
全
面
性
，
有
分
析
性
。
除
非
未

來
的
人
只
關
心
零
碎
，
只
要
知
道
片

面
，
而
不
求
全
貌
，
那
樣
的
話
，
傳

統
媒
體
才
會
消
失
。

我
覺
得
現
在
很
多
傳
媒
一
味
和
電

子
媒
體
比
快
，
比
即
時
新
聞
畫
面
，

只
投
資
在
器
材
上
，
是
錯
誤
的
。
沒

有
人
才
，
有
最
新
最
快
的
器
材
又
有

何
用
？
新
聞
是
追
求
全
面
追
求
精
確

的
，
不
是
鬥
快
的
。

只
有
故
事
才
是
新
聞
的
主
體
，
零

碎
的
是
資
訊
，
不
是
故
事
。
零
碎
的

資
訊
只
能
提
供
八
卦
般
的
話
題
，
不

能
提
供
感
人
的
故
事
。
遺
憾
的
是
，

傳
統
傳
媒
跟

電
子
傳
媒
跑
，
追
求

資
訊
，
不
追
求
故
事
，
令
記
者
失
去

寫
故
事
的
能
力
，
只
能
寫
零
碎
的
資

訊
報
道
，
讀
者
能
不
流
失
終
而
消

失
？世

上
多
少
人
情
味
的
故
事
，
世
上

多
少
感
人
的
故
事
，
世
上
多
少
令
人

振
奮
的
故
事
，
都
在
零
碎
的
資
訊
求

快
下
逐
漸
失
去
。
傳
統
媒
體
何
不
仔

細
思
考
？

籌
備
半
年
的
﹁
時
裝
．
視
野
﹂
展
覽

終
於
在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開
幕
了
。
因

為
有
份
參
與
文
稿
編
撰
，
在
開
幕
當
晚

看
了
展
覽
，
感
覺
在
多
媒
體
的
配
合

下
，
各
時
裝
大
師
新
秀
作
品
都
別
具
型
格
。

﹁
時
裝
．
視
野
﹂
原
是
香
港
時
裝
設
計
師

協
會
去
年
受
特
區
政
府
邀
請
在
上
海
世
博
會

期
間
舉
辦
的
時
裝
展
，
因
反
應
良
好
，
這
次

回
到
老
家
，
當
然
不
是
簡
單
照
搬
，
從
參
展

時
裝
人
到
內
容
規
模
都
比
上
次
大
，
可
說
是

本
地
時
裝
設
計
一
次
大
檢
驗
。

人
們
可
以
一
覽
逾
六
十
位
香
港
時
裝
人
的

作
品
，
除
了
大
師
級
的
馬
偉
明
、
楊
遠
振
、

張
路
路
、
鄧
達
智
、
伊
嘉
、
劉
家
強
等
外
，

還
有
一
群
新
秀
的
創
意
之
作
，
更
有
巨
星
如

陳
慧
琳
、
鄭
秀
文
和
李
克
勤
的
演
唱
會
服

飾
，
觀
者
可
以
近
距
離
細
味
精
緻
手
工
，
而

五
位
不
同
年
代
的
名
模
照
片
和
四
位
時
裝
攝

影
師
作
品
則
把
你
帶
回
時
光
隧
道
。

我
最
感
興
趣
的
是
李
漢
明
的
時
裝
插
畫
，

他
以
獨
特
的
筆
觸
、
亮
麗
的
格
調
傳
達
時
尚

意
念
，
不
但
可
以
感
受
到
色
彩
和
線
條
的
力

量
，
也
為
多
變
的
造
型
驚
嘆
。
但
令
我
感
傷

的
是
，
李
漢
明
的
名
字
加
了
黑
方
塊
。

我
在
半
年
前
訪
問
了
他
，
當
時
香
港
時
裝

設
計
師
協
會
主
席
楊
棋
彬
特
別
吩
咐
，
他
病

重
，
所
以
不
能
錯
過
他
。
那
天
，
約
他
在
中

環IFC

的C
anteen

見
面
時
，
有
護
士
陪
伴
。

看
他
面
色
蒼
白
，
頭
戴

帽
，
我
很
感
動
，

也
於
心
不
忍
。
倒
是
他
大
方
說
，
﹁
我
是
癌

症
三
期
，
剛
做
了
電
療
，
命
不
久
了
，
但
希

望
能
為
你
提
供
一
些
早
期
資
料
。
﹂

李
漢
明
是
八
十
年
代Pum

a

主
設
計
師
，
也

是
香
港
時
裝
節
早
期
功
臣
之
一
，
在
七
十
年

代
，
很
多
廠
商
參
展
時
，
往
往
在
最
後
一
分

鐘
才
把
衣
服
做
好
，
而
之
前
的
形
象
宣
傳
就

靠
繪
畫
師
根
據
其
描
述
，
用
畫
筆
勾
勒
造
型

精
髓
，
他
和
另
一
位
更
早
的
歐
陽
雄
︵Philip

A
uyeung

︶
對
當
年
時
裝
形
象
的
建
立
功
不

可
沒
，
可
惜
兩
位
天
才
都
英
年
早
逝
。

另
一
件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尹
泰
尉
的
︽
向
女

皇
說
再
見
︾
系
列
之
一
，
那
是
他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一
月
香
港
時
裝
節
上
發
布
的
作
品
，
時

值
香
港
回
歸
，
該
系
列
以
英
國
米
字
旗
為
圖

案
的
時
裝
廣
受
媒
體
關
注
，
紛
紛
以
顯
著
位

置
刊
登
。

香江時尚大檢驗

過
去
半
年
間
，
外
遊
旅
程
一
個
接
一
個
，

有
單
人
孤
身
上
路
的
、
有
與
好
友
結
伴
同
行

的
、
有
一
班
熟
人
組
團
出
發
的
，
就
連
參
加

旅
遊
代
理
的
旅
行
團
，
也
試
過
一
次
。

依
粗
略
記
憶
，
在
過
去
十
多
二
十
年
的
歲
月

中
，
佔
了
九
成
以
上
的
旅
遊
經
驗
，
是
一
個
人
的

旅
行
。
喜
歡
一
個
人
在
旅
途
上
的
感
覺
，
喜
歡
自

己
決
定
一
切
，
興
之
所
至
，
網
上
訂
了
機
票
、
酒

店
，
提

行
李
篋
，
便
可
以
直
奔
機
場
去
了
。

與
好
友
結
伴
同
行
的
旅
遊
經
驗
，
始
於
冰
姐
。

她
是
一
個
絕
佳
遊
伴
，
有
時
間
、
有
金
錢
、
善
交

談
、
觀
察
力
強
、
不
會
擅
自
更
動
已
訂
行
程
、
在

適
當
時
刻
提
供
精
到
的
意
見
，
而
且
，
方
向
感
特

強
、
記
憶
力
一
流
，
經
常
提
點
行
錯
路
！
她
還
是

一
個
說
故
事
高
手
，
晚
上
在
旅
館
床
上
睡
不

，

她
會
聊
扯
到
天
亮
。

另
一
個
好
遊
伴
是
靚
太
，
她
特
愛
晚
上
在
旅
館

閱
讀
旅
遊
書
資
料
，
而
且
會
對
比
不
同
的
中
英
文

版
本
，
互
相
補
遺
，
然
後
策
劃
翌
日
的
遊
走
路

線
，
她
還
可
以
一
邊
行
，
一
邊
捧

旅
遊
書
看

讀
，
指
示
路
向
。
對
於
只
愛
憑
記
憶
行
前
略
讀
資

料
、
厭
煩
現
場
參
照
解
讀
的
我
，
她
簡
直
就
是
最

佳
拍
檔
！
而
且
，
靚
太
精
於
攝
影
，
每
到
景
點
，

我
都
是
她
的
當
然
模
特
兒
，
拍
下
無
數
極
具
水
準

的
旅
遊
照
片
。

一
班
熟
人
組
織
旅
遊
，
當
然
是
要
意
同
道
合
，

有
共
同
興
趣
，
才
能
成
團
。
無
論
是
旅
程
前
的
準

備
工
作
：
甚
麼
時
候
出
發
、
甚
麼
時
間
回
程
、
策

劃
旅
遊
路
線
、
挑
選
觀
光
景
點
、
預
訂
住
宿
旅

館
、
安
排
交
通
工
具
、
早
午
晚
餐
吃
甚
麼
等
，
都

需
要
共
同
商
議
，
一
致
認
可
。
當
中
有
人
會
自
告

奮
勇
，
無
償
奉
獻
時
間
金
錢
，
以
求
旅
程
順
利
成

行
，
旅
途
開
心
愉
快
。
最
怕
就
是
有
人
行
前
缺
席

商
議
、
臨
場
卻
意
見
多
多
，
不
了
解
籌
劃
過
程
中

的
排
難
解
紛
，
不
體
諒
現
場
突
發
的
千
奇
百
怪
，

妄
加
於
事
無
補
的
﹁
評
議
﹂，
弄
得
眾
人
意
興
索

然
，
這
樣
，
便
很
難
再
有
下
一
次
的
旅
程
了
。

遊 伴

車輪飛轉，夕陽西下，突兀而現的滿洲里，果然
令我不勝新奇！
這裡是呼倫貝爾大草原腹地，「大漠孤煙直，長

河落日圓」，一派古典式的塞外風光裡，一座洋味
十足的邊城撲面而來。只見蒼穹之下，危樓如林，
一幢幢刺破青天的尖頂建築嵯峨而立，法國古典主
義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再不就是俄羅
斯啥的⋯⋯鱗次櫛比，目不暇給。落日中，那一道
道美麗的剪影，凸顯 異域建築的風格特質，折射
出燦爛的思想文化，既典雅輝煌，又風情萬種。那
無窮的韻味，令人如癡如醉，讚歎不已，一不留神
錯覺頓生，還真以為到了某個歐洲國家呢！
及到市內，尤其進入中心地帶後，這種宛如異邦

的感覺愈加強烈。
我們是在市中心的一個廣場下的車，環顧左右，

滿街都是俄羅斯人，三五成群，摩肩接踵，既有行
色匆匆的商販，也有優哉游哉的遊客。金髮碧眼、
皮膚白皙的俄羅斯美女更是成群結隊，隨處可見。
如此情形，果如在漠河時聽當地人笑談的樣：「要
看俄羅斯美女，哈爾濱不行，那得奔滿洲里去！」
給人視覺、聽覺強烈衝擊的，還有比比皆是的俄

文招牌和震耳欲聾的俄語叫賣聲（錄音）。無論商
場、飯店、超市、還是賓館、舖面、攤點，全都掛
有與中文並駕齊驅的俄文招牌，有的其花哨氣派還
壓過中文招牌一頭。而那些高調反覆播放的俄語叫
賣，不僅響徹街頭巷尾，甚至使漢語的「俄羅斯望
遠鏡，俄羅斯套娃⋯⋯」招徠聲相形見絀。兩種語
言的「對台戲」此起彼伏，形成一種活力四射，十
分罕見的市井風情交響曲。
此外，街區遍佈雕塑，盡是些反映俄羅斯人生活

的作品。趕馬車的高加索車伕，抱酒桶的釀酒工，
街頭賣藝的流浪歌手，天真嬉戲的孩子⋯⋯他們或
淳樸滄桑，或浪漫不羈，或憨態可掬。這些雕塑線
條粗獷，感情細膩，一望而知，正是俄羅斯的藝術
風格。看得出，藝術家們在竭力讓鬧市充滿異國情
調的同時，也在悄然展示俄羅斯人的內心世界。

建築和人，文字和聲響，雕塑和場面，將這座邊
城的開放、包容和中俄文化的相互影響、交相輝
映，展現得淋漓盡致。不用說，這種水乳交融的景
觀和奇異浪漫的氛圍，是很容易把人的思緒帶進歷
史深處的。
1901年，東清鐵路在此建了個小站，孰料竟由此

誕生了一座城市，它就是滿洲里。那時它叫「霍勒
津布拉格」，是蒙語，意為「旺盛的泉水」，翻譯成
俄語則是「滿洲里亞」，後來的漢語名稱「滿洲里」
則又是從俄語音譯得來的。由此可見歷史上中俄兩
種語言的相互影響。
滿洲里西鄰蒙古國，北接俄羅斯，1907年正式開

埠，隨 各地商賈的相繼湧入，逐漸發展成為我國
最大的陸路口岸，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國門」了。
如今，這裡居住 蒙、漢、回、俄羅斯等20多個民
族，城市則被鐵路自然分割成南北兩個部分，南邊
乃舊街，俗稱「道外」，北邊則是繁華的鬧市區，
俗稱「道裡」。
我們在道外滿洲里車站附近找好下處，匆匆用過

晚餐就去道裡逛街景。正是華燈初上時，夜幕下的
滿洲里，景色分外迷人。
星空迷離，玉兔帶羞，五彩繽紛的霓虹燈，自上

而下披掛在一座座高聳入雲的歐式建築上，看上去
彷彿異彩紛呈的一襲婚紗，將一群遠嫁而來的異域
新娘，裝扮得一個比一個嬌媚俏麗，怎叫人不心旌
搖蕩？呵呵，那橘黃色的路燈光，連點成線，長長
的，金晃晃的，分明花轎上的兩根轎槓麼！而中俄
兩種語言的叫賣招徠，何嘗不是吾土吾民的歡聲笑
語，吹拉彈唱？大街上流光溢彩，盡顯花柳繁華，
富麗堂皇之貌。滿洲里，顧盼自豪，北疆明珠，名
不虛傳！
不用多說，一夕暢遊盡開顏。次日上午，我們去

市區以西8公里處遊覽了名副其實的「國門」。
那是一幢乳白色「門」字形塔橋建築，坐落於中

俄鐵路連接點中方一側，高30米，寬40米，巍峨高
大，氣勢雄偉，上方鑲有國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七個鮮紅大字，下面有3條鐵路穿門而過，其中寬
軌兩條，標準軌一條。
此「門」乃第五代國門，建成於2008年9月25

日，距第一代國門即俄方所立的雙頭鐵鳥木樁，已
有上百年時間了。五代國門的百年滄桑，見證了中
俄交往的一段歷史，其中第三代即當年唇槍舌劍之
後立下的國門，最令我們這代人感歎了。那不過是
一道綠色鐵架棧橋，上面張掛 一句影響過世界歷
史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說來不免
捧腹，「反修防修」，何須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
來？如今，前四代國門作為珍貴的紀念物，一字並
立於第五代國門的南側。很顯然，遊人走近它們，
便是走進那段一言難盡的歷史。
「國門」對面，不遠處就是俄羅斯國門，藍底金

色的「POCCNR」字母也還醒目。在「國門」過橋
上隔窗遠眺，俄羅斯後貝加爾斯克市的風貌盡收眼
底。
「國門」前面，有當年中蘇會談的會議室。在那

裡參觀完「紅色通道」展覽後，又逛了趟「套娃廣
場」。中午時分我們回到市內。在街上行走時，我
見一位農民模樣的中年婦女，追 幾個俄羅斯人兜
售工藝品。這引起了我的興趣，不由快步跟了過
去。
「達瓦里希，達瓦里希⋯⋯」女人不停地叫 ，

儘管她的俄語聽上去很蹩腳，但如今中國小販能夠
練攤外語，還是令我深感欣慰，早年的俄語情結不
覺又一次重上心頭。
近半個世紀前，我曾學過四年俄語，考試成績也

還不算太糟，卻一直沒機會用俄語同俄國人對過半
句話。這不能不說是個難下眉頭的遺憾。今日有幸
置身滿洲里，如果能抓住此生這最後的機會，同俄
羅斯人操練操練，也不枉當年三更燈火五更雞地忙
活一場啊。
因此，下午去城東看過那座比歐式還要歐式的

「婚禮堂」後，我便提議晚上去找家俄羅斯人開的
小飯館，晚餐就上那裡去解決。可誰料，我們披星
戴月，從頭道街一直找到四道街，翻來覆去，將所
有的繁華地段幾乎都尋遍了，硬是找不到一家俄羅
斯人開的小飯館。洋館子吃不上，我們只得拖 疲
憊的身軀，沒精打采地進了一家「土」館子。人家
正準備打烊的，忽見闖進幾個形跡可疑的不速之

客，女老闆滿臉狐疑，員工露出警惕的目光。
趁學弟們忙 研究菜譜的當口，我對親自倒茶水

的女老闆解釋原委。精明豪爽的女老闆聽罷呵呵一
笑，「其實，要講俄語，用不 找俄羅斯人的。在
滿洲里連盧布都可以使用，做生意的中國人，誰不
會說俄語呀！」
我不禁恍然大悟，脫口問道：「您也會咯？」
「會呀！」阿慶嫂般的女老闆笑道，「說吧，您

想說點啥？」
我試 問了幾個至今還沒忘掉的單詞，女老闆都

一一答對了。我一邊點頭稱是，一邊感慨道：「當
年也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可中蘇一交惡，我那燈油
算是白熬了。到如今，連字母都認不全了哇⋯⋯」
其實，我想找俄羅斯人聊，並非單純為了對話。

而是想通過對話，了解一下他們的內心，尤其是眼
下他們對自己國家的前途、社會現實的一些看法，
以及生活在中國都有些甚麼感受。這是一種常縈心
頭而遠超俄語情結的匹夫情懷。只可惜，如此一座
門窗大開的邊城，「滿城盡帶黃金甲」，卻於閭巷
間找不到一家俄羅斯人開的飯館！這在一心一意謀
發展的當下，借用國人一句時髦話說，是不是一塊
「短板」？

「清清小河邊，紅梅花兒開，有一位姑娘真是多
可愛⋯⋯」浪漫的俄羅斯人善唱，聰明的中國人會
說。而今，當這兩個渡盡劫波的「人」相聚一堂的
時候，他們會有怎樣的心曲呢？
當然，這些問題我沒對「阿慶嫂」說，但同伴們

無疑都是心裡有數的。因為，弟兄們到滿洲里，何
止是為了區區一個「風情」！

無錢打賞

那些年那些非命

韋基舜

客聚

近
來
早
餐
多
吃
麥
片
，
麥
片
本
身
有
它
獨
特

的
清
香
，
並
非
沒
奶
不
成
，
無
奶
無
糖
無
鹽
無

肉
，
但
自
己
認
為
味
寡
，
可
能
是
因
為
抖
不
掉

童
年
病
中
主
食
的
心
理
陰
影
吧
。
事
實
麥
片
煮

得
過
濃
，
像
泥
漿
，
也
不
大
好
入
口
，
稍
稀
一
點
，

口
感
就
不
同
。
此
外
，
吃
得
滋
味
，
也
得
研
究
一
下

烹
煮
方
法
。

筆
者
從
來
就
不
吃
調
好
味
道
的
即
食
燕
麥
，
甚
至

老
名
牌
沒
調
味
的
即
食
麥
片
，
也
好
不
過
某
些
牌
子

的
快
熟
產
品
，
前
者
甚
至
難
於
入
口
。
幾
乎
所
有
麥

片
包
裝
上
說
明
，
都
提
示
水
沸
以
後
下
麥
片
，
你
也

是
這
樣
吧
？
這
樣
煮
出
來
的
麥
片
帶
粒
狀
，
你
喜

歡
，
沒
話
說
。
不
喜
歡
，
下
次
不
妨
試
試
麥
片
冷
水

下
鍋
，
份
量
大
約
一
碗
清
水
，
兩
滿
匙
麥
片
，
用
勺

子
略
略
攪
勻
一
下
，
電
爐
比
煤
氣
爐
有
個
好
處
，
就

是
水
沸
後
關
爐
，
還
有
十
分
八
分
鐘
餘
沸
，
看
不
到

泡
眼
後
稍
涼
一
會
倒
出
來
，
看
看
口
感
如
何
，
自
然

發
覺
微
粒
更
細
緻
更
黏
更
軟
滑
。

以
為
麥
片
降
膽
固
醇
，
也
是
美
麗
的
誤
會
，
麥
片

不
過
沒
有
膽
固
醇
罷
了
，
吃
一
碗
麥
片
，
大
不
了
少

一
碗
肉
的
膽
固
醇
含
量
，
千
萬
不
要
以
為
吃
了
麥

片
，
可
以
毫
無
忌
憚
大
魚
大
肉
。

有
好
一
段
日
子
，
早
上
也
喝
豆
漿
，
有
時
到
豆
漿

店
，
有
時
浸
豆
自
磨
，
加
拿
大
的
大
黃
豆
是
上
選
，

可
是
也
聽
過
有
朋
友
說
豆
漿
吃
多
了
會
吃
出
尿
酸
，

可
見
最
有
益
的
東
西
都
不
宜
多
吃
，
這
是
常
識
；
豆

漿
不
可
加
蛋
也
是
常
識
，
雞
蛋
中
的
黏
液
蛋
白
與
豆

漿
中
的
胰
蛋
白
結
合
會
喪
失
營
養
價
值
。
同
時
烹
煮

時
間
不
足
也
會
吃
出
壞
血
症
。
究
竟
應
該
烹
煮
多
久

才
夠
時
間
，
過
火
又
怎
樣
，
就
不
見
專
家
提
點
；
自

製
怕
煩
，
現
成
製
品
廠
家
節
省
人
力
火
力
，
未
必
火

路
足
夠
，
就
不
敢
多
吃
了
。

總
括
而
言
，
最
富
營
養
的
東
西
都
不
宜
多
吃
，
天

天
吃
大
量
人
參
，
也
會
把
命
都
吃
掉
，
礦
泉
水
喝
多

了
也
患
結
石
呢
。
岔
一
筆
，
每
天
吃
幾
百
粒
含
三
聚

氰
胺
的
糖
果
會
中
毒
之
類
的
新
聞
，
粗
心
大
意
只
看

標
題
，
不
看
內
容
，
吃
不
死
也
嚇
死
，
嚇
不
死
也
抑

鬱
成
病
。
吃
的
學
問
，
知
得
太
多
也
頭
痛
。

吃麥片還是吃豆漿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對傳統媒體的思考

風情國門滿洲里

蘇狄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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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門」。 網上圖片


